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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知識  

勘探隊員之歌 

方謙光 

二０００年八月，在北方海濱的旅遊勝地北戴河舉行了一次中國地質

大學的校友聚會，來參加這次聚會的都是一九六五年畢業的地球物理勘探

系的學生。大約有一百多位，這是畢業三十五年來一次盛大的聚會，校友

們來自四面八方，有的來自雲南和四川，有的來自兩湖兩廣，有的來自甘

肅和青海，有的來自新疆和西藏，有的來自港澳，還有校友特地從國外趕

來遠渡重洋。聚會開始，主持人提議大家先共同高唱一曲<勘探隊員之歌>： 

是那山谷的風，吹動著我們的紅旗。 

是那狂暴的雨，洗刷著我們的帳蓬。 

我們以火焰般的熱情，戰勝了疲勞和寒冷， 

背起了我們的行裝，攀上那連綿的山峰。 

我們滿懷著希望，尋找著無盡的礦藏。 

歌聲在大廳中回盪，這歌聲是那樣的悠揚、那樣的高亢，歌聲中似乎

又帶著某種悲壯、悽楚和蒼涼。這歌聲中充滿了壯志豪情，也夾帶著辛酸

的眼淚。歌聲漸漸停了，整個大廳裏鴉雀無聲，頓時一片寧靜。有人沉思，

有人冥想，有人哽咽，有人潸然落淚有人已泣不成聲--大家回想起四十年

前，也就是一九六○年的九月一日，是我們這一屆同學新生入學的日子，

大家就是一同唱著這首歌，開始了大學生活。五年之後也就是一九六五年

大家又是唱著這首歌，彼此分手。 

當時的一群翩翩少年，今日聚會卻已是個個白頭，回想起這三十五年

來共同經歷過的風風雨雨，既有面對大自然的挑戰，也經歷了「文革」的

洗禮。經過了大浪淘砂，今日不能相聚，說不出是悲是喜⋯⋯。 

這次來參加聚會的人，現在有的是專家，有的是學者教授，有的是赴

南極考察隊的首席科學家，也有登上珠穆朗瑪峰的勇士。有的現在已經當

上了爺爺奶奶，有的已經是外公外婆。可是在當年同窗的名單上，也有些

名字卻用粗粗的黑框框圈起，有很多人卻是英年早逝。 

「是那山谷的風，吹動著我們的旗幟。是那狂暴的雨，洗刷著我們的

帳蓬」。大家就是在這首歌聲中參加了畢業典禮，走上了各自的工作崗位，

開始了勘探事業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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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為了尋找石油，要穿越人稱「死亡之海」的塔克拉瑪幹沙漠，有

人要深入「生命禁區」的塔里木盆地。有人為了尋找金屬礦藏，要攀登終

年積雪的青藏高原，要進入西南茂密的原始森林和無人到過深山。有人要

終年在大海和大洋中漂泊。我畢業後進入了鐵道部，從事鐵路勘探，注定

了這一輩子就是修橋鋪路。 

每當人們坐上火車，欣賞著車窗外的美景，享受著方便和快捷的時候，

沒有多少人會想到修路人和勘探這條鐵路有人們所付出的怎樣的艱辛。當

人們坐著汽車和飛機旅行的時候，更不會想起為汽車和飛機提供動力的，

那些勘探石油的人們，當人們坐在家裏享受著電器化給人們帶來的舒適和

方便的時候，有誰還會想到那些勘察和修建電站的人們。 

有人把勘探隊員們比作煤，燒盡了自己，卻把光和熱奉獻給了人類。

也有人把勘探隊員比成蠶，把自己的青春和熱血都化成了絲奉獻給了人

類。唐代大詩人李商隱留下了一首有名的詩句：「春蠶到死絲方盡，蠟炬成

灰淚始乾」。 

可憐的春蠶，當它吐盡了絲的時候化成了蛹時還有生命，並沒有真正

的死。是人們為了要它們的絲，變成自己身上美麗的衣服，就必須要把還

帶著生命的蠶繭放進開水鍋裏去煮，然後再抽它們的絲，這就叫做「繅繭

抽絲」。 

勘探隊員除了那一首人人都會唱的「勘探隊員之歌」以外，還有他們

自己的歌曲和口頭傳唱的打油詩，來自娛自樂，自嘲自諷。如形容勘探隊

生活的有：「遠看像逃難的，近看像要飯的，仔細一打聽，才知是勘探的。」

「勘探隊，勘探隊，地當床來天當被，老婆不知跟誰睡。」「有女不嫁勘探

郎，一年四季守空房。一朝盼得郎家轉，帶回一包破衣裳。」 

這些詩歌雖然不能登大雅之堂，但的確反映了勘探隊員的心理和勘探

隊員們當年的現實生活。聽起來不免有些酸楚和無奈。如今我們都老了，

該退休了，結束了三十五年勘探生涯，回首往事，無怨無悔。正像前蘇聯

作家奧斯特洛夫斯基所說的：「當一個人回首往事時，不因虛度年華而悔

恨，也不為碌碌無為而羞恥，他也就有著壯麗人生。」閉上眼睛耳邊總會

響起那首歌的旋律：「是那山谷的風，吹動著我們的旗幟。是那狂暴的雨，

洗刷著我們的帳蓬⋯⋯。」 

2001 年 3 月 15 日於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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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這是在十年以前，為了紀念一次同學聚會隨手寫的一篇短文，今天偶

然翻出來看看，又不免會引發了一些思考和回憶。 

勘探隊和勘探隊員這個詞兒，現在似乎已經被人們所遺忘了，做為一

種職業，漸漸地淡出了人們的視野。做為培養勘探專業人才的高等學府，

現在除了我的母校中國地質大學僅存之外，其他的幾所著名的地質院校，

如長春地質學院，成都地質學院都早已更名改姓，改教其他的熱門專業了，

地質院校變成了時髦的科學技術大學。 

我是在 1960 年入學的，因為當時國家正處於最困難的時期，各種資源

十分短缺，當然也急需各種各樣的建設人才。當時的考生大都是根據國家

需要，參加全國統一考試，統一錄取，畢業後再由國家統一分配。當時的

口號是：「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人

們以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為榮，很少會考慮到個人和自己。我也是在這種情

況下，被分配到鐵路建設這個行業的，一做就是三十五年，直到滿六十歲

退休為止，沒有離開過鐵路這個行業。 

時代不同了，現在的孩子們考大學，在選擇專業時，首先是個人的愛

好和興趣，要充分展示自己的個性。家長們考慮最多的是孩子們將來的就

業，這些出生於 80 或 90 年代的孩子大都是獨生子，格外珍貴，希望孩子將

來能從事一種既輕鬆又體面又能掙大錢的職業。最受青睞的大概是藝術類

專業，每逢招生季節，美術學院、音樂學院、舞蹈學院或戲劇學院、電影

學院都被考生擠破了大門。國際金融、環球貿易、企業管理等等專業考生

們也是趨之若鶩。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像石油、煤炭、地質、礦業等

這些院校門可羅雀。這類院校也都面臨因生源匱乏的尷尬局面，不得不改

變辦學方向，為了生存而另謀生路了。 

由於近年來，高等院校的招生規模不斷擴大，大學畢業生的人數每年

都突破了一千萬，這就給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帶來了嚴重問題。最近我從媒

體上看到有關國家公務員招聘的報導，有一個政府機關招聘數名行政管理

人員，應聘的竟超過萬人。而今年鐵道部要招聘一名精通工程地質的主管

隧道專業的官員，竟無一人敢前來揭榜應聘。兩者形成了鮮明的對照，也

著實令人歎息。孩子高中畢業要繼續深造考大學天經地義，考生和家長給

孩子選擇什麼專業完全是自家的事情，現在誰也無權干涉，愛選什麼就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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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如果大家都選擇藝術、金融、貿易、管理，那麼像石油、煤炭、地

質、礦業等專業沒有人學，今後這些艱苦的工作由誰來幹呢？難道說，因

為我們國內實在無人，只能請外國人來嗎？ 

對於我們這一代人來說，也可說是跟不上時代精神，是落伍了？可是

回顧我們所走過的路，是不是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太「傻」，可我們還是懷有

一種對國家，對民族的奉獻精神。雖然我們當時的待遇很低，受過累，吃

過苦，卻無怨無悔，如果時光可以倒流，人生還能再給我們一次機會，我

們也許還會選擇重操舊業，回到我們闊別已久的勘探隊。 

2010 年 3 月 1 日于北京左家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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